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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芯课题组自从 2001 年初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三年多的历程。在这短短的三年

多中，我们的队伍从最初的十来个研究生发展到现在包含三十多员工在内的八十多人；

工作场地从最初的一间五、六十平米的实验室到现在一个独立的芯片小楼；任务经费从

最初的不到一百万到现在的几千万甚至上亿；我们设计的 CPU 水平越来越高，在短短

的时间内实现了龙芯 1 号从 0 到 1，以及龙芯 2 号从 1 到 10 的飞跃。一句话，我们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 

但成绩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危机。我们没有彻底理顺任务和学科的关系，导致我们

的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或者和任务严重脱节，或者绑在任务上没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

我们过分强调文化的建设，没有相应的制度把这些文化落到实处，导致整个课题组凝聚

力不足乃至战斗力下降。我们对新进入课题组的研究生和员工没有很好的培训机制，导

致有些人天天加班加点，而有些人却苦于找不到研究的内容。我们对龙芯的产业化缺乏

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导致产业化困难重重，产业化人员和课题组人员互相抱怨。 

如果说，设计龙芯 1 号时我们还是一个小作坊，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

作坊，而这种作坊式的组织管理方法已经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重大障碍。我们面临着从

作坊工作模式到工业化工作模式的痛苦转变。过去和现在国内外很多优秀的队伍（包括

一些计算所的队伍）就是没有能够完成这个转变，很遗憾地退出了竞争。 

去年我们因为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在云湖度假村开了一次研讨会。那次研讨会最大的

成就是我们确定了课题组内部的组织形式。正是依靠那次会议确定的组织形式，我们在

系统设计、结构设计、物理设计、验证、IP 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完成了龙芯

2 号 0.18um 定型芯片的设计，龙芯 1 号的 IP 化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举办云湖会

议时，课题组的人数只有三、四十人左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没有充分地暴露出来，

我们的认识也还不够深入。因此当时确定的部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不适

合我们目前“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我们需要根据目前面临的新问题，重新确定或明确

龙芯 CPU 课题组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目标定位、组织形式以及工作方针。我们的方法还

是发动全组在组内进行深入的讨论，这次讨论的重点是有关制度的建立以及执行机制。 

 

1. “学”与“习”的关系 

《论语》开篇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深刻地指出了学和习的内在关系。 

按照以前中学语文老师的解释，“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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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要经常复习，经常练习，所学的知识才能牢固。如果孔子也同意这种解释的话，他

是不配做圣人的。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小时候为了考试硬着头皮复习和练习时，叫做

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更为恰当一些。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句话的关键是对“学”、“习”、“时”的理解。即理论

联系实践以及从认识到实践再从实践到认识的不断循环。结合我们目前的科研工作，就

是如何把握国际前沿，如何完成我们承担的项目，以及如何使二者紧密结合互相促进。 

首先是把握国际前沿。我们所做的创新工作是对人类现有知识的拓展，因此我们的

创新必须基于对所研究领域国际同行工作的把握。这就需要阅读大量论文，了解本领域

现有的工作基础和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甚至了解国际同行工作的特点。应该达到这样

的程度：在谈到所研究方向的情况时，能列举出在该方向国际上较有名的研究组以及他

们的工作成果及最新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了解国际前沿”和“把握国际前沿”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对别人

工作的了解，后者则要成为自己的东西，要深刻得多。比如写一篇关于国际上关于某个

研究领域的综述性文章，我们可以在大量阅读这方面有关的文章后，甲乙丙丁地罗列出

不同研究组的工作及其特点。以片内并行处理为例，在读了 1-2 月的文章后，我们不难

罗列出超标量、SMT、CMP、微线程、Trace Cache、PIM、IRAM 等技术及其特点。但

这只是了解国际前沿，大约有 1 到 3 个月的时间就够了。 

把握国际前沿则需要在了解国际前沿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思考，是一个认识不断加

深的过程，需要经过几个阶段，并达到多次认识的提高和飞跃。开始是上述的了解国际

前沿阶段。随着阅读文章的深入，尤其是在结合自己的工作后，慢慢地会产生一些问题

和迷惑。一方面，对国际同行的工作有了较全面的认识，觉得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另一

方面，觉得自己能想到的别人都想到了，别人没法解决的自己也没招。这时候再看别人

的文章时，不仅要了解，而且要注意领会，对一些核心的文章，可能要反复地看，同时

结合自己的迷惑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终于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觉得自己接触到了一些问题的本质，了解了所研究问题的内在联系。这时再回头看别人

的工作，就能够发现其中一些不足的地方或值得改进的地方。一般来说，对某个方向的

国际前沿的把握，没有一两年的看文章功底是不行的，至少要看回到 20 年前的文章。 

还是以片内并行处理为例。在对不同的技术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后我们就可以从

不同的角度对这些技术进行分析，找到隐藏在这些技术背后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从指

令级并行、数据级并行以及线程级并行来对不同的片内并行技术进行分析。我们也可以

从共享硬盘、共享内存、共享寄存器来对不同的线程之间的同步和通信进行分析。我们

还可以对不同技术的并行性提取窗口（如超标量技术只能在处理器指令窗口内的几十到

几百条指令发掘并行性，而不同的多线程技术可以通过编译器甚至应用程序在上万条甚

至更多的指令中发掘并行性）来对不同技术的性能进行分析。我们还可以从不同技术的

ICT confidential 2



实现时模块间的耦合程度来分析物理实现的难度和时钟周期的延迟（CMP 容易实现，

SMT 实现难度大得多）。 

 

在对国际前沿有深刻的认识后，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践进行创新性的工作。不知从

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经很习惯于跟踪性的研究方法。即外国人在发现他们实践中的问

题后提出了问题或者针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决方法，这个问题引起一定的重视后，我们

也认为这是国际上重要的研究方向于是跟进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往往也是千篇一律

的，即理想的结果是一条直线，现有的外国人的方法的效果是一条曲线，我们提出的改

进方法比别人的曲线直一点。利用这种研究方法，不大可能取得原始创新，即使有些具

体实现方面的创新，也被限制在别人创新的工作内。这种研究解决的是别人的问题，是

为了创新而创新，是为了论文而写论文，是没出息的研究。我们必须象当年共产党反对

党八股一样反对它。 

所以，理论联系实践，首先要明确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来自哪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

实践，还是来自别人的实践。如果是来自别人的实践，这个问题有没有普遍性，能不能

跟我们的实践结合起来。一句话，我们所研究的问题要来自我们自己的实践，或者结合

自己的实践（比如说，怎样使 500MHz 的龙芯 2 号达到 2GHz 的 PIV 的性能就是这样一

个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实践不是关起门来的实践，而是建立在对国际前沿有充分把

握基础上的实践。我们基于我们的实践的创新，不是关起门来的创新，而是建立在对国

际前沿有充分把握基础上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是有普遍性的，写成文章拿出去是能得到

别人承认的。否则，可能我们自己认为了不起的创新其实别人早就提出来过或者已经实

现了。 

在结合工程任务的研究工作中，由于已经对别人的方法有了透彻的了解，很容易举

一反三地把别人的方法和问题与自己的方法和问题结合并提出新的方法或对别人方法

的改进。在实践中，要对实验或仿真得到的数据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尤其要善于通

过一些简单的实践结果（如某程序在一个结构上的运行时间）分析其背后丰富的内涵（如

Cache 命中率、转移猜测命中率、每一级流水的 IPC 值、不同指令在不同流水级被阻塞

的平均拍数等等），并善于抓到其中的主要因素（如对程序 A 转移猜测命中率是导致性

能不高的主要因素，而对于程序 B Cache 命中率不高是导致性能不理想的主要因素）。

在实验过程中，对于碰到的问题再去有针对性地阅读文章，这种有针对性的阅读会对别

人工作的细微之处有更深的了解。如此反复，不断经历从实践到认识，再用认识指导实

践的过程，就能不断加深认识，发现问题，创新的火花也会从中迸发。从而对本研究方

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来说，光看文章写文章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参与到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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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中并从中得到感性认识。否则不可能对所研究的问题有彻底的了解。所谓纸上

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没有足够的感性认识，我们的理性认识不可能得到很大

的提高。 

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研究为例，设计处理器的体系结构，就象古代带兵打仗的将领，

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否则是要打败仗的。所谓“上知天文”，指的是在设计处理

器结构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与处理器联系紧密的操作系统，编译器以及应用程序的原理

和行为，以便在设计过程中在软硬件功能划分、硬件复杂度和性能之间做合理的权衡。

所谓“下知地理”指的是在进行处理器结构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所设计的模块和功能部

件的电路结构，如可能的电路类型（静态 CMOS 电路、传输门电路、动态电路等），以

便做到流水级之间的延迟平衡以及进行性能、设计复杂度、功耗等的取舍。现在国际上

许多处理器体系结构的研究工作“look much better on paper than on silicon”主要就是这

些研究人员没有机会或不愿意参与到具体的工程项目中去，以至于他们的研究成为“无

本之木、无源之水”。 

《百喻经》中有一个“三重楼喻”的故事。说古时有一人看见邻居家新盖的三层楼

很漂亮，于是回家请了工匠也想盖一个。当工匠开始打地基时，他阻止工匠说，我不要

盖下面一二层，我只要盖第三层。我们都觉得这个人很可笑，可是我们在科研工作中却

经常犯类似的错误。我们的研究生刚进入课题组选择研究方向时总是希望进入结构小

组，认为在结构小组最有可能取得创新的成果。不少的研究生在其他组做了一阵子工作

后要求换到结构组，理由是希望研究处理器结构的核心技术如多发射、乱序执行之类；

或者其他组的工作工程性太强，没有可以研究的东西。殊不知没有相应的系统软件和逻

辑电路方面的功底到结构组就象不盖一层楼和二层楼而直接盖三层楼一样。更何况现在

结构组已经有十几个博士，真要每个都做出能在芯片上工作而不光在纸上工作的创新工

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关于研究生的培养和选题，以后还会有专门的讨论。 

因此“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中的“悦”，是建立在对问题本身以及解决问题的

方法有深入了解，并通过自己的实践加以验证，再用实践的结果对理论和方法进行改进

的基础之上的，是因为自己的追求得以达到，梦想得以实现，自己的工作对别人有贡献

而产生的“悦”。就象我们自己在龙芯 1 号和龙芯 2 号联调成功后的喜悦，是任何其他

喜悦所不能代替的。 

 

2. 任务与学科的关系 

上述学与习的关系指的是个人科研素质的培养。对于一个象龙芯 CPU 课题组这样

一个集体来说，学与习的关系就体现为学科与任务的关系。 

任务和学科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在象计算所这样的一个研究所中，任务是主要

方面，因此我们要坚持“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不动摇。但次要方面并不是不重要，而

ICT confidential 4



是强调学科的发展要服务于任务的需要。 

任务和学科是矛盾的统一体，是互相蕴涵的，就象太极图的阴阳两极。我们要善于

在任务中发现关键问题（如在物理设计条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如何使低频的龙芯处理

器达到国外高频处理器的性能），并通过学科的发展对这些关键问题进行研究并向任务

提供解决这些关键问题的核心技术（如某种多线程技术）。在上述任务和学科的循环中，

“关键问题”是属于学科的范围，却是在任务中发现的；“核心技术”是任务所需要的，

却是学科研究的结果。 

在处理任务和学科的关系时，我们要反对以下两种倾向。 

一是反对把任务和学科对立起来。认为完成任务和学科的发展是对立的。在我们的

工作中这种错误的一种突出表现是很多博士生抱怨平时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做论文的研

究；或者工程项目难以创新，不能出博士论文。这种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不善于从平时的

任务中发现问题，或者根本不了解国际前沿，因此也没有能力发现自己从事的工作中存

在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有不少博士生，一天到晚看文章，没有时间或者根本不愿意

在工程项目上花时间，自己认为做出了创新的工作，甚至部分论文被一些同样纸上谈兵

的国内外同行录用了，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实际上这种纸上的工作大多是没有用的。 

二是我们同样要反对过分地强调统一而否认任务和学科的差异。这种错误或者表现

为过分强调任务的重要性，忽视了把握国际前沿，闭门造车。这种错误的结果必然导致

任务的成果中缺乏核心技术，最后落到与企业死打乱缠的地步。过分地强调任务和学科

统一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是过分强调学科的重要性，把写文章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尤其

是把在所谓的著名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为自己工作的最终目标。《金刚经》中经常提到“如

筏喻者”，指的是当坐船过了河后，不能因为这条船很有用或者又很漂亮，就在上岸后

还扛着船走路，否则迟早会被这条“很有用又很漂亮”的船压死。论文就是这样一条船，

它很有用（可以交流，可以作为晋级等的基础），但它不是我们的目的。在《三国演义》

的“舌战群儒”中，有人问诸葛亮“治何经典”，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发表了多少篇

论文”。诸葛亮反问，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旺汉四百年的张子房等“治何经典”，并讥

笑有些人“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诸葛亮自己一辈子只发表了两篇论文，但

这两篇论文在近两千年后的今天还被后人传诵，实在是我们的榜样。 

上述过分强调任务和学科的对立或者过分强调统一其本质都是只重视一方而忽视

了另一方，没有把学科和任务有机地联系起来。过分强调学科，把发表论文作为最终的

标准，必然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过分强调任务，忽视了把握国际前沿，必然会犯经

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年来，这两种错误我们都犯过。总的来说，在前些年做 DSM 方面

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把发表论文作为目的，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最近做 CPU

的时候，又过分强调完成任务，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来，我们提出研究生的论文必须“从任务中来，到任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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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源于任务，高于任务”的口号，使得多数的研究生在考虑科研方向时，心中只想

着如何从任务中做论文，放弃了或淡化了对国际前沿的把握。这一点，在 2004 年毕业

的研究生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表现。 

此外，我们过于强调任务忽视学科建设的做法还导致了另外一个严重的弊端，即科

研人员主要按任务的需要来安排工作。因此有任务的时候就忙得天昏地暗，没有任务时

就无所事事。因为我们每个人缺省是在“任务”的状态，没有任务时就空闲了，就玩游

戏，看电影。 

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理论联系实践。既要重视理论，即

对国际前沿的把握；又要重视实践，即完成我们承担的任务。这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前

一阶段的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我们学习前人的经验的结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

上，什么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得好了，中国革命就取得胜利；什

么时候结合得不好了，犯左的或右的错误，中国革命就遭受挫折，这是铁的规律。我们

的科研工作也一样。《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已经发到每个党员，其中毛主席在延

安整风中的三篇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实践

论》和《矛盾论》大家都要看一看。 

在我们的科研工作中，理论联系实践中的实践就是我们龙芯 CPU 设计和产业化的

实践，理论除了计算机方面的基本理论以及在相关的领域（结构设计、物理设计、验证

等）国际前沿的工作外，还包括指导我们科研工作的方法方面的理论（如李所长的关于

科研要以产出为目标而不是以申请项目为目标的文章就是很好的方法性的理论）。理论

和实践结合的关键是要“有的放矢”。其中“的”就是我们设计龙芯处理器的实践，“矢”

就是相关的理论，尤其是相关领域的国际前沿的工作。我们所要找的“矢”，就是为了

射设计龙芯 CPU 这个“的”。我们要从我们设计 CPU 的实际实际情况出发（如我们设

计的 CPU 面向的应用，所使用的操作系统和编译器，我们在加工方面只能使用一般的

Foundry，我们的经费有限，我们的任务周期短，国内处理器产业化的产业链还很不完

整尤其是缺少象微软这样的操作系统厂商等等），在充分借鉴国际前沿其他人的工作的

基础上，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找出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如性能、面

积、功耗、设计难度等之间的关系，又如在处理器的性能方面应用程序的行为、Cache

命中率、转移猜测命中率、访存延迟等分别对 IPC 的影响），并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导。 

在理论联系实践的过程中，人的加工作用很重要。真正能使“学”和“习”有机联

系起来并使它们互相促进的是“思”。 

为了理顺任务和学科的关系，我们需要对现在整个课题组的组织结构做必要的调

整，从按任务进行分组改成主要按学科进行分组，或者任务和学科结合的方式划分小组。

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明确每个人缺省是在“学科”的研究状态，一旦有任务时就以任务为

优先，任务完成后再回到缺省的学科状态，并建立相应的学科方面的考核方法。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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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至于一旦暂时没有任务就玩游戏，看电影。当然，对员工和对学生的要求不能一样，

对科研人员和工程人员的要求也不能一样。 

 

3. 人才培养和研究生工作 

人是学和习的主体，也是学科和任务的主体，人才培养和研究生工作是是龙芯 CPU

课题组的重要工作。 

自从龙芯 CPU 课题组成立以来，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一支稳定

而有战斗力的骨干队伍已经形成。通过近几年的学习，课题组的每个成员的业务水平都

得到了很大提高，管理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尤其是在我们原来没有任何基础的物

理设计和验证方面，通过这几年结合实践的学习我们进步很快。但我们在人才培养尤其

是研究生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很严重。2004 年是龙芯 CPU 课题组研究生成建制的毕业

的第一年，在 2004 年毕业的研究生中暴露出来 CPU 课题组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存在很大

的问题。问题的根本还是我们在任务紧的情况下，对人才培养和研究生工作不够重视。 

在龙芯课题组中，研究生占课题组总人数的一半以上，除了物理设计组外，其他组

人员构成都是以研究生为主，有些组的组长也是由研究生担任。因此，研究生工作是龙

芯 CPU 课题组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方面的主要工作。 

我们都是要做学问的，因此要解决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先搞清楚什

么是“学问”。知道了什么叫学问，才能知道研究生在龙芯 CPU 课题组该学什么东西。 

按照普通的说法，读书就是学问，知识渊博就是有学问。这种观点对于小学生、中

学生、或者大学生也许是对的，但对于研究生培养来说，是错误的。《论语》中对什么

是学问有很好的解释。例如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竭其身，与朋友

交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孔子在回答鲁哀公“弟子孰为好学”的提问时

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这

些话无不在告诉我们真正学问的精神首先是做人。做人好，做事对，哪怕不认识一个字

也有学问。否则，即使知识再渊博，把图书馆都背下来也是没有学问，就象诸葛亮说的，

“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有很多博士生，很善于读文章，自己的论文写得不错，可是在实际的工作中或者眼

高手低，碰到问题就束手无策；或者工作被动，一碰到需要别人协作才能完成的事情就

消极等待；或者空有远大抱负，天天嗟叹怀才不遇；或者一心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或荣誉，

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因而难以被别人接受。这样的博士文章写得再好，恐怕也不能称做

学问好。学问是一种综合的素质，是人生修养的一种境界，是淡薄名利，是人情练达；

是碰到挫折时的百折不挠，是正面攻不上时善于迂回包抄的机智；是一诺千金的诚实守

信，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随机应变；是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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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事物的内在联系的眼光；是一种体验，是理解后的体验，实践后的体验，体验后的

提高。 

我们在入组教育的报告《做人做事做学问》中强调了做学问的如下三个层次。 

就象盖三层楼的房子必须从第一层盖起一样，做学问必须从做人做起。《大学》中

说，做学问“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怎么修身呢？“心正而后身修”。在龙芯 CPU 课题组中，以下四种心是很

重要的。（1）责任心：“国家兴亡，我的责任”，不是把责任推出去，而是把责任揽进来；

慢进则退的忧患意识是责任心的重要源泉。（2）自信心：包括对国家民族的“犯强汉者，

虽远必诛”的信心，以及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信心和“做给他看”的勇气。（3）包容

心：“人不知而不愠”的科研态度以及“吃亏就是占便宜”的人生态度。（4）进取心：

要敢于制定胆大包天的、明确而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目标，并善于分解目标，

使之可以执行。 

做学问的第二层楼是做事情的态度。包括（1）“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求实的态

度。首先目标不虚（如科研的目标不是为了申请项目，而是为了产出），态度上要先做

后说，要有做给他看的勇气，方法上要善于从小事做起。（2）“劳其体肤、苦其心志”

的艰苦奋斗的态度。就象《论语》中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既然我们立志于振兴中国的信息产业，在生活中满足基本需求的条件下对物质的要求就

不能太高。生活中对物质的要求越低，就越快乐，就越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能投入工作。

所谓“无欲则刚”，否则就会被浮云遮住望眼，就会由于有求于人而影响自己在工作中

的判断力乃至工作的方法和内容。同时在工作中还要吃得起苦，尤其要经得起挫折的考

验。（3）认真、专心的态度：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专心是认真的前提，一个人一辈子

干好一件事情就不容易。不要试图得到所有好处因而分散精力。很多优秀的科研工作者

就是因为又去当领导又去当 CEO 从而失去了在学问上进取的锐气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机

会，很是可惜。精益求精是科研人员的重要素质之一。 

做学问的第三层楼是对某一个专业方向分析问题、抓住问题的本质和事物间的内在

联系，进行总结和归纳，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所谓“致知在格物”。分析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书越读越厚的过程。（1）分

析要有广度，要从多方面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如 Godson-2 处理器 IPC 的分析，可以

从应用程序行为的角度，分析不同应用程序的 IPC；可以从结构的角度分析不同流水级

的 IPC；可以从编译器的角度，分析相同应用程序不同编译选项的 IPC；还可以从操作

系统的角度，分析库函数调用和中断对 IPC 的影响。又如对于 CACHE 失效的访存操作，

可以从被访问地址空间的角度去分析，得出堆栈部分的失效率高；可以从 Godson-2 结

构的角度去分析，得出一级 CACHE 失效、二级 CACHE 失效、Victim CACHE 失效率；

还可以从 CACHE 的结构分析体冲突、容量不够冲突引起的失效。（2）分析问题还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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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直到抓住问题的本质为止。如对于 IPC 较低的应用程序，把它分段，分析其每一

段的 IPC，找到哪一段是核心循环和瓶颈，并分析瓶颈部分的指令序列，结合 Godson-2

的结构分析产生瓶颈的原因，包括转移猜测不准确以及访存的 CACHE 命中率不高等。

对于转移猜测不准确，进一步分析是哪一类转移猜测不准确，并结合 BHT、BTB、和

RAS 结构分析其原因。对于访存的 CACHE 命中率不高，从被访问空间的角度去进一步

分析是那一段的 CACHE 命中率比较低。（3）分析问题要以事实为根据，要在把握国际

前沿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物格而后知至”，在对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就能找到大量现象中

最本质的东西，就能抓住事物之间的内在的而不是表面的联系。这就是一个去粗存精、

去伪存真的总结和归纳的过程，是在书越读越厚的基础上的越读越薄的过程，是一个从

复杂到简单的过程。在进行总结和归纳时，要善于把新的珍珠与原来的珍珠一起串成一

条链。简单是进行总结和归纳的灵魂。简单是最复杂的创新，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

问题是最高的境界。现在有不少学生为了显得自己的论文有水平，非要把简单的事情复

杂化。明明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非要用一大堆符号、定义来描述。而自己的基

本功又不够，符号系统或推理过程不够严谨，漏洞百出，甚至在进行一大堆复杂的定义

后，连个象样的定理也没有，不知所云。 

明白了什么是学问以后，我们就知道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要完成的不仅仅是一篇拿

得出手的论文，而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全面素质培养。 

不少博士生一进入课题组就希望马上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以为明确方向后，集中

力量研究，必能出成果。在象计算机这样工学的学科中，这是很难的。博士生要达到的

高度不是立杠的高度，而是山坡的高度。做博士论文研究就象把一堆沙子堆到一米高，

不可能在地上堆出象竹竿一样的一米高的沙堆，只能堆出象山坡一样的沙堆。因此不要

指望一进入课题就由导师指定明确的研究题目。给博士生明确指定题目的导师不是合格

的导师，导师没有权利指定博士生的研究题目，只能给出大致的研究方向。研究题目的

确定是对博士生来说是一个长期的磨练，是一个“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过程，是一

个不断收敛的过程。博士中“博”的含义就在于此。一般来说，博士生在攻读学位的过

程中，有两年的时间是在很大的压力下度过，在这两年中天天担心毕不了业，很郁闷、

很苦恼，是正常现象。完成博士期间的研究是要脱一层皮，瘦几斤肉的。惟有经过这样

的磨练，才称其为博士。没有这样一个过程，是培养不出人才的。入学时体重 140 斤，

读书过程中心宽体胖，坦坦然过上上班族的日子了，毕业时体重变成 160 斤了，这样的

博士生是成不了大器的。 

但是，如果一个博士生入学三四年后还没有明确的方向，还担心毕不了业，恐怕是

有问题的，导师和学生都要找找原因。导师是不是真的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了，学生

是不是没有努力或者不具备成为博士生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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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导师，尤其是博士导师，我们还要明确两个个观念。第一，导师对学生是有责

任的，招研究生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不能完全以项目为出发点把学生当作廉

价劳动力。夏培肃老师在每次介绍培养学生的经验时都说要站在学生的角度，为学生着

想，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比完成任务要难得多，意义

也大的多。要把科技以人为本这句话落到实处。第二，如果把不合格的学生放到社会上

去，主要是导师的责任；而学生毕不了业，主要是学生的责任。以后 CPU 课题组中有

不少人都会成为导师。如果由于各种原因，把不合格的学送到社会上去，表面上看来导

师容易，学生满意，领导也完成了每年培养多少研究生的任务，用人单位经过自己的面

试选拔人才，似乎兼大欢喜；但仔细想一想，这样做的坏处很大，会直接影响我们国家

的创新能力，影响我们的国力。这一点，CPU 课题组的每一个导师必须明白。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培养的研究生能力还可以，都能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我们

希望进一步提升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品牌。我们希望，我们培养的研究生，即使跟国

际上一流的大学如 Standford 或 MIT 比，也毫不逊色。事实上，我们现有的条件比它们

还好一些。国际上很少有研究机构能够把研究的成果一直做到硅片上并做成可以运行的

系统，大多数只能做做模拟而已，只能让他们的创新思想在纸上工作。 

人才的培养要因人施教，不能进行过程管理。但有些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共性的。例

如我们根据王剑的提议提出的对研究生培养“三个一”的要求就是很好的。所谓三个一，

指的是在研究生开体前要参与完成一个工程项目（如参与龙芯 2 号的系统设计、结构设

计、物理设计、或验证工作）；完成一篇对某个国际前沿研究领域的综述报告（如前所

述，不能是把别人的工作进行简单的罗列，而是基于对相关领域或方向国际前沿的把握

基础之上）；以及参加一次会议（博士生要求参加国际会议）并争取在会议上宣读论文。 

导师要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对学生研究的方向进行了解，最好是跟学生一起读

几篇论文，认真帮助学生逐渐明确研究方向。那种安排一堆学生一起开题，每个学生只

有 20 分钟，并不负责任地通过开题的导师是不合格的，不配做龙芯 CPU 组的导师。以

后学生确定题目应该在组内进行充分讨论，并在讨论过程中使大家的认识都得到提高，

可以多次不通过后再通过。此外，要尽量避免每个学生一个独立的方向，对重要的方向

最好是硕士和博士进行合理搭配，每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要在研究方向方面凝练

目标，形成合力。 

求实是创新的基础。如果这几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主要原因是我们比较努

力，比较求实。在目前国内比较浮躁的研究大环境下，这两点是我们取得成就的根本。

在研究成果和论文的署名上我们更要求实。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尤其是在论

文署名方面，我们要继续发扬夏老师的传给我们的优良学风，研究生的论文原则上不得

署导师的名字，除非导师在该论文中有实质性工作（如由导师提出想法并由学生实现，

或导师对论文的工作有实质性的重大修改意见）。仅仅帮学生改改论文，提一些小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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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是导师应尽的责任，不得算做实质性工作。 

以上几点，以后要成为龙芯 CPU 课题组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指导方针。 

 

4. 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 

自从龙芯课题组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课题组文化的建设并取得了一些成效。我

们目前取得的成绩和课题组全体人员的奉献、求实、拼搏、合作是分不开的。这些都是

我们优良的科研文化。我们强调研究所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区别，即在课题组中没有老板

和雇员的关系，大家都是为国家工作的同事，课题组的每个人都自觉地把龙芯的事业当

作自己的事业，每个人都心情愉快地各尽所能。我们甚至经常说“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

龙芯 CPU 课题组”。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不愿意通过过多的制度对员工和学生的

行为进行过多的约束。 

但随着课题组规模的增大，原来的管理方法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课题组的凝聚力不

足以凝聚所有人员，课题组的战斗力没有随着规模的增大而明显增强。当然这和我们课

题组规模增加得过快，新员工和新学生较多有关。但没有跟文化建设相适应的制度建设

是导致目前状态的主要原因。 

当课题组的规模不大，只有二、三十个人时，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领导是文化的优

良载体，过于细致的规定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但当课题组的规模扩大到我们目前的 80

多人，而且我们的研究内容也较原来有较大的扩展时，就需要相应的制度来作为文化的

载体。没有相应的制度建设，所谓的文化建设就难以落到实处。文化是纲，制度是网，

光有纲没有网是捕不了鱼的。这是我们一年多来工作的深刻体会。 

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在计算所科研文化和课题组科

研文化的指导下，在计算所有关制度的框架内，在学术交流、研究生教育、人员考核、

财务管理等方面建立初步的制度。 

制度建设的关键是相应制度的执行以及与之配备的组织保障。比如我们以前就有过

技术报告的制度，对技术报告的内容、类别、奖励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最终没有很

好地执行。主要原因是课题组的管理人员本身都是业务骨干，一忙起来就什么都顾不得

了。我们作为一个课题组不可能象计算所那样有专门的职能部门来落实和监督有关规章

制度的执行。但我们需要逐渐配备相应的人员把有关制度的执行当作日常事务。 

 

 

5. 结束语 

在九五计划完成时，我们国家在通用处理器方面的成绩是零分，经过短短的几年，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目前 0.18um 定型的龙芯 2 号处理器的性能是龙芯 1 号的

10 倍，已经全面超过威盛处理器的性能，综合性能达到 PIII 的水平），而且根据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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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产业部的安排，到明年十五计划彻底完成时，我们还将取得更大的进展（综合性

能达到中档 PIV 的水平）。我们自己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两个道理。 

第一，小事可以改变大局，我们的工作是领导决策的基础。在计算所刚开始准备做

通用 CPU 时，从领导到专家支持的人不多，认为中国应该主要做嵌入式的 CPU，而不

应该大力发展通用 CPU。而现在，情况刚好反过来了，领导和专家都大力支持通用 CPU

的发展，反而我们自己在说“这个要求太高，十五期间难以做到”。所以我们的工作是

领导决策的基础，如果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几个象 Intel 和 IBM 这样的企业，我想领导的

决策还会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在我们课题组内也一样，经常有学生问这样

的问题，我做这样的研究行不行，以后会不会用到龙芯 CPU 中去？答案也是一样的，

你的工作是龙芯 CPU 技术决策的基础，你做了很好的研究，我们为什么不用？反之，

你的工作如果做得不好，即使是按照我的要求做的，也不能用。因此，你的工作决定龙

芯 CPU 未来的发展。 

第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事业是否成功。记得李所长在 1999 年开始就

鼓吹我们在十五期间应该大力做通用 CPU，认为错过这五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当时，

我一直认为这不过是炒做而已，那时候的计算所是不可能做的。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

会开始做，也就做起来了。因此，所谓不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 

 

各位同事，各位同学，“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我们目

前取得的成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

的”。我们下面的任务还很重，让我们继续保持求实的态度，发扬拼搏的精神，为完成

科技部和信息产业部交给我们的十五期间新的任务而努力奋斗，为振兴我国的信息产业

而努力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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